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續濟公傳
第一四三回  裝女僕竊回正身　具名帖投歸賊黨

　　話說張家老太太自昨日晚間同張欽差談心之後，過了一息也就睡覺，外面假妖怪真濟公，他皆沒得清楚。早間起身，就查問妖

怪可曾捉住，一位女媽子也弄不清楚，但曉得妖怪逃走。就回道：「聞說妖怪不曾捉住，現今老爺陪和尚在廳上吃酒呢。」老太太

也就不再深究。到了早點過後，張公子夫婦來到老太大房裡請安，談到提妖一段，這才曉得幾日間捉妖的和尚都是妖精變的，真濟

公和尚今日大早才到，所以一眾妖精都逃走了。據伺席的張紅進裡這樣說法，並說真濟公允許老爺飯後斷將四個妖怪一齊拘獲到位

呢。老太太見說，把舌頭伸了一伸說道：「可還了得！接連兩日大相公還陪著他們吃酒，此時一想，不是要把人嚇殺嗎？」大家陪

著老太太談談說說，直到外面請吃午飯，才一齊出外吃飯，飯後便各歸各處。老太太走到房裡，大眾女僕也都餓吼似的團團的圍著

剩菜趕飯去了。老太太一人坐在房裡，覺得有些口渴、就想喊人倒茶，復又轉念想道：可憐他們才接到碗飯，突然又喊做事，未免

不盡入情！只得忍耐一點。　　恰巧此時掃帚精用了隱身法，已到了上房外面天井裡，搭眼見堂前一眾女僕吃飯，並沒胖奶奶在

座。暗道：我卻不能冒失，須要查點清楚，不要停歇生意以及出差他處，忽然走到裡面，那就弄出破綻來了。想罷，就掐指一算，

知道胖奶奶因兩夜不曾睡覺吃了辛苦，兼之早間在園裡一嚇，帶哭帶罵的把些門面上派做的事情做過，一逕跑到下房望鋪上一躺，

當即沉沉睡去，所以連飯都不曉得吃。掃帚精算得真切，滿心大喜。就這個時候，老太太正然想著吃茶，掃帚精搖身一變，就變做

胖奶奶倒了一碗茶，送到老太太面前。老太太大為合式，一面吃茶一面便說道：「我看你倒很伶俐，你就專在我房裡做做粗事罷。

」掃帚精聽說忙下了一個半禮，說聲：「謝謝老太太。」轉身向箱子旁邊一看，見有一隻男客的恭桶擺在那裡，暗道：那四個朋友

的本身，大約擺在裡面。心生一計道：「老太太，芸香在那處呢？代你老人家點起來罷。你老人家才用了飯，那能受這污氣呢！」

說著就暗暗作法，弄了一個黃鼠狼的屁。老太太見他說過，以為房裡並沒臭氣，故意用鼻子聞了兩聞，果然一股氣味實在令人難

受。忙用袖子掩著鼻頭說道：「這怎麼的，我房裡從來不曾有過這種氣味，你同我四面尋一尋看，看究屬是什麼放臭？」掃帚精故

意毛下腰望了一轉，便作大驚小怪的樣子說道：「請問老太太，這恭桶可是空的嗎？」老太太一聽，便說道：「噯喲，怪道臭呢！

昨日老爺回來的時節，就出過一次恭，今日早上我睡得糊糊塗涂的，好像他又進來出過一次恭。怪道這樣臭法呢。」掃帚精趁勢便

裝了丹徒口氣，扭扭捏捏的說道：「噯喲，我的老太太兒啵，真真一些兒不舛，等我來倒掉毛缸裡扣罷。」說罷，拎了恭桶的環一

逕出外。他也不問他家毛廁在那裡，繞到屋後一條夾巷裡面，他就把個桶蓋一消，只見撲撲的下來了幾個，各人也不顧臭與不臭，

一個個的皆認了本身。掃帚精道：「我們趕緊到小西天金光寨，那和尚就追獲不到了，不必耽延，就走罷！」當下五人遂縱起一道

妖光，直到小西天，投狄元紹去了。

　　單是看這回書的，就有人責備我做書的有幾個漏洞：一者轆軸、瓦礫、磚頭三精蒙明早已逃走，他們一縱妖光，至少三五百

里，半日不見不知出了幾萬里之外，何得桶蓋一消暫時就到；二則濟顛僧神通廣大，難道就防備不著；三則妖精遇著濟公，那怕昇

天人地沒一個追他不住，那裡小西天便是天外的處所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大凡妖精作怪，不過一點靈光，靈光同本身無論再去幾百

千里真個一觸就至。缸片精本來有約，自不待言，就是轆軸精他們三個一逕逃走，到了樹林之內，既然找不見本身，自必駕著妖光

在空中尋覓，所以桶蓋一消，一個個便暫時皆到。濟公對張欽差說他們逃不了，也是這個道理。他預備酒後請張欽差著人把恭桶拎

出，擺在天井中間將桶蓋揭起，諒定他們一觸就至，那時來一個捉一個，不是很容易的嗎？所以他在張欽差面前就仗著意說了滿回

話，以為是一個都逃不了的。兼之濟分曉得他們皆無占算，既然藏在恭桶裡面，諒他們總不得曉得，因此不大防備；及至掃帚精代

他推算，這也叫做該因五行有救，出人意外之事。說道究竟，大約他們是大破小西天，應該死在金光寨裡的人，旁處必死他不得，

所以就有這陰錯陽舛，才能彀把他們歸上這條路呢。至於他們投奔小西天，內中有個原故，這金光寨全按先天八卦佈置，中間有三

支寶劍：一名誅仙，一名誅神，一名誅佛，不論什麼神聖皆不敢進他寨裡。所以到後書破寨，先楊魁、韓毓英、賽雲飛盜出三支寶

劍，然後才得下手，就此也可曉得他們投奔小西天的用意了。閒話體提。

　　且言劉香妙自西湖濱被楊魁奪去毒劍，便一直逃至鄉下，就在田頭土地廟裡過了一宿。到了次日，就用了隱身法在各處茶酒館

裡打探消息，知道蘇蓮芳已死，皇上同太子在湖西營要回宮復位，曉得大事不成，連夜的便回了小西天。狄小霞接著，聽他說道蘇

蓮芳已死，心中歡喜不過；又聽見大成廟告成，定於八月二�圓滿。夫婦就此商議，知會了狄元紹，就約通慧就便起事。那知又被
濟公識破，空花去一萬多金，反轉把得力的三�二個伙伴陷於牢獄。這個信息到了小西天，把個劉香妙氣得要死，暗道：現今我們
這邊的勢頭專仗住這座金光寨，除此並沒什麼了得的人，就是外面的羽翼，除掉洞庭山菩提院通慧同他濟顛僧不曾會過面，不知誰

強誰弱，餘者大約沒一個是他的對手，真個愁腸百結。這日坐在帳上，正同狄元紹議論招賢的章程，忽見小校拿了一封帖子進來，

說：「外面有五個壯士求見寨主，說來自行投效的。」狄元紹把帖子接過一看，但見上面寫道：自願投效，邵竹、江片、陸觸、方

專、袁灼頓首拜。狄元紹便給劉香妙看了，問道：「江湖上這幾個人色你會過不曾？」劉香妙道：「這幾個不但不曾見過，並且不

曾聽過，諒情不過無名小輩，且留下來差遣差遣是了。」狄元紹道：「雖屬如此，我們也不能埋沒英才，且把梁將軍傳上帳來，叫

他帶步隊三百，由正門紮到帳下，然後傳見。一者擺擺小西天的威武，二者且看看他們是何等神情，再作道理。」當下帳上中軍校

尉便拿了一枝令箭，傳梁啟文帶三百步隊上帳擺成隊伍，然後便傳五妖進見。這且不表。

　　單言五妖自出了張欽差家裡小巷，借了妖光，轉眼之間便到了玉山地界。除掉掃帚精，餘者皆把各人的本身，揀了一處活水

河，洗了乾淨各自藏起；又揀了一爿茶館進內坐下，喊了泡茶，大眾坐下議論議論。轆軸精先問道：「請教掃道兄，因何曉得在下

等有難，前來相救的呢？」缸片精道：「說來話長。」就此便把在張家後園裡同濟公斗法，被他收去本身，後來逃出走到破廟，遇

著筆墨先生，道：「他代我做了求詞，叫我自行投到，我幾乎上他的當；恰好出門的時候，遇見掃道兄，承他的情代我們占算占

算，知道我們本身皆陷在張家恭桶之內，他遂變了胖奶奶混到房裡，將恭桶騙出來倒，所以我們一到張家小巷，他不是還是那胖奶

奶的形象嗎？但是你們三個逃走後，便怎樣的呢？」轆軸精道：「我們三人初初出外，以為本身斷在原處，那知跑到林裡一個不

見。照你方才說法，是被這個禿驢盜去撂在馬桶裡了。怪道昨日晚間從張欽差回來後，突然的我們三人渾身發臭，想來斷是這個道

理了。但我等走進林內，既然尋不著本身，三人皆急得無法可制，即便想到一個去處，也終歸是逃不了！那時真個就同取過保的犯

人差不多，身上雖沒刑具，只要官府一聲喊，那怕喊去殺頭都是要走的。所以我們三人商量商量，也不犯著遠逃，反轉借著靈光，

就在五百里團近盤旋。及至見到正身的靈氣，仍由張家宅裡的地段透出，我等總以為那個瘟禿驢喊我們受罪，不料落下靈光一望，

是胖奶奶放出我們的本身，更料不到這個胖奶奶就是掃道兄變的。這真算五行有救了！」說罷，一個個的皆向掃帚精緻謝。

　　掃帚精道：「我們不必浮文，當要趕緊投到小西天，還要派到金光寨裡，方可安然無事。但是我們一見狄元紹，他既不曉得我

們的本領，又摸不著我們的心眼，恐怕不見得暫時就派到寨裡，我們必定要顯出些本領，教他佩服方得成功。諸位不知可有什麼善

策麼？」缸片精道：「有了有了，這件事讓我來效力。但我們見了秋元紹後，不論什麼人走我們面前經過，那怕就是秋元紹的祖

宗，我便走去絆他一個跟斗，那就不是顯出我們的本領來了嗎？」掃帚精聽完大笑道：「你到今日還是離不掉個撂跟斗。你曉得張

家的禍就是因撂跟斗撂出來的嗎？」瓦礫精道：「諸位不必取鬧，如今性命交關，我倒有個主意，說來請大家斟酌斟酌看罷。一者

我們進去要款款式式的投封帖，五人的名字便一叫邵竹、一叫陸觸、一叫方專、一叫江片，那我就叫袁灼。至於五人的形容皆要改

成壯士的樣子。見他的時節，每人獻寶劍一口，作為見面禮。獻的這劍你或由嘴裡吐出，他或由眼裡擠出，我或由耳裡挖出，弄出

那奇奇怪怪的樣子。況且他這金光寨裡全重的法術、不重本領。他見我們這樣，還愁不派到金光寨裡去的嗎？」掃帚精道：「瓦道

兄之言大為有理，我們一定就這樣說法罷！」五妖當下給了茶錢，跑出茶館走到僻靜處所，五妖又搖身一變：一個個皆密扣緊身，



去襠褲，菏底快靴，排須過膝，外加灑花夾衫，頭戴英雄巾，年紀約三�左右。統統變定。
　　掃帚精道：「惟今有一件最容易的事，但我們覺到最難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磚頭精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們到柬帖店裡偷他一封

帖去，請筆墨先生寫一寫就是了。」

　　缸片精道：「用不得！用不得！固然路道甚遠，未免耽擱時候，而且這人有個古怪脾氣，他動筆的事要他情願，同你來說才得

成功；你若跑去找他，他大約扁擔長的一字都不肯寫。我倒有個主意，適才我們來的時候，那茶館旁邊不是有個書房嗎，就請轆師

兄去辦柬帖，我們就在書房門口候著他，一齊進裡請那處館先生寫一寫是了。」

　　轆軸精道：「用得，我就去辦柬帖，你們務要在書房門口候我，切勿做我的空頭。」

　　缸片精道：「你這個人真算沒有道理，難道上殺場還唱呀呀曲嗎！」當下轆軸精就去找柬帖店偷柬帖，四妖便統統走到書房門

口守他。轉眼之功，直見轆軸精滾兒滾兒的跑得來了。大眾便遠遠的喊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轆軸精道：「些須小事，焉得不成！」

就此一同便走進書房。那書房裡的先生，忽然見外面來了幾個武士，不曉得為的何故？心裡就嚇的忐忑忐忑的，忙把副眼鏡除下，

拱著手迎上問道：「列位光臨，有何見諭？」眾妖道：「我們粗人，先生不必用文意那才談得來。」那先生見說，便改口道：「既

然如此，請問你們到這裡有什麼事的嗎？」掃帚精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只因我們有封柬帖請先生寫一寫的。」先生道：「現成

現成。」轆軸精隨由手中拿出一封柬帖交代先生。

　　先生接在手中一看，見柬套上通長印的金花，提筆便寫了「雙禧」二字，跟後便把穰子抽出，打開便問道：「男的歲數多大，

女的歲數多大？」轆軸精道：「沒有女的，統統總是男的，共計五個。」先生詫異道：「這倒也是奇事呢！就便女命候女嫁去填，

也不合寫五個男命在上，難道是公分合娶的個娘子嗎？」忽轉念想道：我明白了，這斷是寫拜客帖子把柬帖買錯了。想罷，便問究

竟。瓦片精道：「是要投營去的。」先生笑道：「怪到要寫五個人呢！但是你們這帖子買舛了，這帖子是人家做親寫八字的帖子，

拜客的帖子是沒有封套的。」轆軸精道：「不舛不舛，我適買帖子的時節，看見他家沒封套的帖子甚多，連櫃檯上都是堅的，等我

重行買去是了。」

　　說完，轉過身望外就走，不上片刻手中抓了一片紅綾裱的約作一尺多長、五六寸寬，中間也描著金，走進大門便喊道：「先生

請看罷，這回大約是不舛了。」那先生搭眼望見，便連忙上前攔阻，不得讓他進裡，發急道：「你這人認不認得貨，可以讓人買

去，這樣麻呢木足的，把一面死人的靈牌拿到人家家裡來了，這可順遂嗎？」轆軸精覺到受了人的沒趣就要發作，掃帚精忙向他丟

了一個眼色，忙說道：「等我去罷！」匆匆便往外走，過了一息這才把拜客的帕子辦到。那處館的先生問了名姓，便代他們依樣葫

蘆的一寫，五人接過帖子出了書房，一逕就往小西天而去。

　　這小西天雖無城廓，但四轉三�里周圍有一道濠河，名曰「小南海」。寨裡每天有�號巡船，巡遊濠面，渡人出入。五妖仗著
本領，也不借重巡船來渡，就由水道直至寨門，向守門的小校說了情由，央他把帖子投進。五妖站在門外許久許久，不見那小校出

來回話，心中好不著急，既怕小西天不敢收留，又怕濟顛僧遣神將追到。爭如捨此卻無別處可投，只得耐著性子等候。又過多時，

忽聽裡面大吹大打，夾著號聲嗚嘟嘟的半息，猛然轟轟的三聲大炮，中門開處一小校頭戴五色絨球英雄帽，身穿平金箭袖靠身，腳

踏快靴，手拿令箭，一箭步躥出正門，高喊道：「寨主有旨，傳來人大帳相見。」五妖看見這一種威武樣子，暗道：「人說小西天

的人色�分利害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五人隨即進了正門。但見一條甬道足有半里多路，兩旁排齊了一眾護寨的親兵，身穿號衣，黃
綾纏頭，面對面的刀槍劍戟，紮得樹林一樣，來人低著頭才得進去。掃帚精一想：我何不趁此顯點神通他們看看！想罷，便高聲招

呼道：「三軍聽著，這兵器下面我走不慣，你們把兵器抓緊著罷！」說畢，縱身一跳，眾妖緊緊跟隨，但見五人由刀槍尖上一溜煙

的走進大帳。帳上狄元紹、劉香妙、梁啟文一看，曉得來人非凡。隨即出帳相迎，見過了禮，就帳外客位坐下。

　　狄元紹復進了大帳，五妖偷眼把狄元紹一看，但見他頭戴沖天豹尾巾，身穿滾龍繡金黃袍，內村金鎖甲，護心鏡亮光灼灼的照

見人臉；左邊一人半像將軍半像道士的裝束；右邊一人雁翅金冠，繡花銀甲，一手掀著外衣，一手按著寶劍，年約三�多歲，真個
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。眾妖觀看清楚，但聽帳上問道：「列位舊做何事，家居何地，因何來投本寨？奉請一一說來，以便量才取

用。」掃帚精見問，深怕大家不會回答，露出破綻，忙搶口說道：「某等皆臨安人氏，自幼同在一處，得遇仙人傳授，一切呼風喚

雨、隱身借通各法，件件皆精，六韜三略，無一不曉。見大宋氣數將終，特為棄暗投明，來歸真主，務請寨主收用！在下五人並帶

有些須薄禮，敬謹獻上！」說罷，把嘴一張，吐出一把三寸多長的魚腸劍，兩面鋒口寒光奪目，劍下鎸有「邵竹」兩字，狄元紹方

知他就是邵竹；跟後你從眼睛裡取劍，他從鼻孔裡取劍，各顯神通，一一獻完。那劍各模各樣，也有青鋒的、也有雙股的、也有倭

鋼的、也有盤龍的，但把柄上皆鎸有名字。狄元紹一一看畢，滿心大喜，遂分付中軍，傳印信官、標布官進帳，給發頭等標。中軍

拿了令箭一聲傳下，忽見帳後轉出一員女將頭戴翠鈿堆雲勒，身穿銀紅箭袖緊身，湖色繡花抹胸。走至帳前叉手指著狄元紹大罵。

畢竟不知此女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畢竟不知此女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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